
第一章 錯得最離譜 

天朝，令興十七年。 

皇城宮中康閒居內。 

康閒居的主子是全天朝身分最為尊貴的女子，即便是眾人之上、皇權神授的當朝

天子也得時不時過來請安問好，噓寒問暖一番，以便彰顯天朝「以孝為本」的根

本大道。 

破曉的清光穿透窗戶紙鑽進屋中，康閒居內的紫檀薰香恰巧燃盡卻猶留尾韻，幽

薄天光與輕冉浮盪的薰煙交纏在一起，令這一室的空靈沉靜有著宛若遂了心願的

渺渺希冀，藉著嗅覺慰藉心魂。 

翟沐嫻在繡有長壽字樣的錦繡榻邊落坐已多時，眸光朝平躺在榻上、年過六旬的

老者臉上留連再三，如何都挪移不開似的。 

老人家雖滿頭銀髮，但畢竟是當朝太后，不僅能日日養生食療，還時不時以域外

進貢的特殊香膏來敷顏，那一張年逾六十的面龐並未老態盡現，此時陷入深眠，

這張雪白病容也不過在眉間、眼尾和嘴角出現些許皺紋，儘管上了歲數，卻也是

好看且富泰的一張腴臉兒。 

翟沐嫻手中的淨巾輕柔地拭去老人家額上的薄汗，候在榻邊的兩名宮娥出聲勸

道—— 

「小姐，外頭天快亮，您都守了一整夜，也該回房裡休息了，這兒的事就交給奴

婢們來做吧？」 

「是啊小姐，交給奴婢們來做啊，太后娘娘病倒的這四、五日，您就沒踏出康閒

居半步，奴婢們還能輪班做事，您卻沒一頓好眠，太后娘娘要是知道了都不知會

多心疼。」 

當朝最尊貴的女子心疼她……翟沐嫻心想，確實如此。 

上一世的翟沐嫻便是靠著老祖宗對自個兒的心疼和喜愛，最終令她得以抗旨成功，

為自身求得一樁美好姻緣。 

只是所謂的「美好」二字如一葉障目，以為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僅是惡夢的開

端，最終她辜負了許多人，讓真心待她的老人家傷心難過。 

「我沒事，並不覺得累。」翟沐嫻語調沉靜，接過宮婢重新打濕絞淨的巾子，仔

細再幫老人家淨面擦頸。 

太后這一場偶染風寒所導致的病實在防不勝防，翟沐嫻猶記得上一世老人家也是

這麼重重病了一場。 

上一世守在榻邊時，她的心情是焦慮憂急的，而這一世守在這兒時她並未過分擔

心，因為知曉老人家最後定會好轉並痊癒。 

沒有生出過多擔憂，但她內心卻多了上一世所沒有的愧疚和試圖贖罪之感，讓她

想為老人家做更多更多，也想回報得更多更多。 

這一邊，兩名宮婢咬咬唇互望了一眼，原本還想再勸，榻上的病人卻在此刻發出

哼唧聲，沉重的眼皮隨著呻吟聲徐徐掀開。 

「嫻兒嗎？唔……嫻丫頭啊……」太后略蒼白的唇瓣吐出低喚，擱在羽被裡的手



探將出來。 

翟沐嫻很快接住那隻顫巍巍的手，上身傾近，嗓音又輕又啞，略急地應聲，「太

后奶奶，嫻兒在這兒呢，我在呢，就在您身邊，您瞧見了嗎？」 

兩名宮婢見狀根本壓不住心緒，扯開嗓子便嚷嚷出聲—— 

「太后娘娘……太后醒啦！」 

「太后娘娘開口說話了，娘娘醒過來了！」 

聯合會診的三名御醫就守在康閒居裡間的巨大座屏外，此際聞聲，老御醫領著兩

名後輩同僚迅速衝進來。 

翟沐嫻以眼神示意御醫們先緩緩，調過頭來又對老人家輕聲言語道：「太后奶奶，

嫻兒哪裡都不去，就守在您身邊，但太后奶奶感染風寒生了病，咱們讓御醫再仔

細號號脈，仔細診一診，好不好？」 

「唔……」微垂的眼皮子顫了顫。 

太后應是被安撫下來了，一隻手由著翟沐嫻擺放，乖乖地擱在小脈枕上，隨即腕

間被覆上一方薄巾。 

「勞煩三位大人。」翟沐嫻這時才起身。 

老御醫忙道：「小姐太客氣，這是……呃，卑職……呃，在下……呃，總歸是本

分之事，不敢擔『勞煩』二字。」 

欸，這位翟家大小姐在宮中是個獨特的存在，生活在內廷宮裡，身分卻不是公主

或妃嬪，更非宮娥奴婢，讓他們這些做臣子的面對她時都不知該如何自稱才好。 

翟沐嫻自是知曉老御醫口頭上在糾結什麼，她未再言語，僅微施一禮退到一旁，

將榻邊的位子讓了出來。 

三名御醫同時跪倒在榻邊，隔著那一方薄巾輪流為太后號脈。 

雖說已破曉，翟沐嫻仍讓宮婢將內寢間的燭火盡數點亮。 

之前是想令病人睡得好些，一屋子才會弄得昏昏幽幽，如今病人張眼醒來了，御

醫們忙著會診，自是要燈火通明些才好。 

再有，按她所料，在康閒居的外間守著的各院宮人僕婢既得知老祖宗終於從昏睡

中醒來，想必後宮各院的主子們也很快就會知曉，必然很快就會趕到了。 

既已知道眾人將趕來探望，那康閒居內還得亮亮堂堂的為好。 

果不其然，御醫們聯合會診才過小半個時辰，新的藥單子方擬定下來，康閒居的

外間已傳來雜沓足音，來者們舉步如飛般急急奔進。 

翟沐嫻不得不迎了出去，修長身影亭亭玉立在外間通往內寢的那道垂簾前。 

「嫻兒啊，聽說太后老祖宗已然醒來，是真的嗎？是真的吧？」 

「貞妃這話不是白問的嗎，還問得這般急切憂心，也著實太那個……那個什麼的。」

有意無意地輕哼一聲，似在暗喻對方太做作，接著又道：「太后娘娘當然醒來了，

難道還會有假？」 

「宛妃娘娘有話且直說，何必這個、那個又什麼的話留三分！」貞妃立時反擊。 

「行了行了，妳們倆都給本宮收斂些，別在這兒鬧起來。」德貴妃讓宮婢們簇擁

著，一腳甫踏進康閒居出口便是訓斥，她品級高過貞、宛二妃，這麼一開口立時



把場子鎮住，確實讓翟沐嫻省了不少心。 

簡單行過禮後，翟沐嫻有問必答，把內寢間裡的事兒明快報上。 

她甫道完，外頭又起動靜，這會兒是帝后相偕一同駕臨，連年僅十二歲的東宮太

子、幾位公主以及未成年、尚住在宮中的皇子們都來到了，把康閒居不算太大卻

精心佈置過的外間坐得滿滿的。 

三名御醫此時也出來接駕，翟沐嫻很理所當然地把場子丟給御醫們接手，自個兒

則退回內寢間照料病人。 

不一會兒，令興帝在聽完御醫們的會診結果後，偕皇后雙雙進到裡邊來。 

翟沐嫻跟著兩名宮婢們就候在一旁，讓帝后到榻邊探視。 

皇后娘娘內心怎麼想的翟沐嫻並不清楚亦不在意，但令興帝對待親生母親確實是

真情流露，那一聲聲「母后」喚得人眼眶發燙。 

太后神識雖清醒，仍氣虛體弱，也沒多言語，僅眨了眨眼睛淺淺笑著。 

約莫過了半炷香時間，榻上的老人乏了，再度掩睫睡去，睡容顯得祥和平靜且氣

息徐長，令興帝這時才放開娘親的手起身。 

早已到了上朝時候，令興帝並未馬上離去，而是轉向翟沐嫻低聲道：「朕知道妳

辛苦了，太后病著的這些天全賴妳晝夜不分地在榻前侍疾，嫻兒這是在替朕與皇

后盡孝，太后有妳照看著，朕十分放心。」 

皇后這時過來牽起她的手輕握，一臉誠摯又嘉勉了她幾句。 

翟沐嫻屈膝作禮，徐聲答道：「這原就是嫻兒該盡的本分，太后奶奶、陛下還有

皇后娘娘待嫻兒恩重如山，太后奶奶病了，嫻兒自當盡心照顧。」 

恩重如山。 

她這話說得不算太過，太后確實疼她入心，皇帝待她這個臣女也算恩寵有加，而

皇后娘娘對她也一向和藹可親，即便僅是表面上的看重，那也讓她在這吃人般的

重重宮圍中得以安生。 

話說回來，由於太后仍需好生將養，翟沐嫻也懶得費神應付候在康閒居外間的嬪

妃和皇子公主們，便趁機請求令興帝下一道口諭，命外邊的人都散去，且太后沒

有親口召見之前皆不許跑來康閒居攪擾。 

帝王一出口，果然很快就還給康閒居慣有的寧祥。 

翟沐嫻在恭送了一窩蜂湧進康閒居的貴人們後，回到內寢間再次審視老人家的睡

容。 

她輕手燃起有助於寧神舒魂的紫檀薰香，跟著打算親自到康閒居的小灶房查看一

下御醫們新開出的藥熬得如何……正走在迴廊上卻被一道突然跳出來的少年身

影給攔了路！ 

「太子殿下！」翟沐嫻倒退半步訝然輕喚，一手摀住怦怦重跳的左胸口。 

「好嫻兒，好姊姊，不驚不驚。」十二歲的東宮太子傅元煜笑得燦若朝陽，眨眨

眼道：「本宮僅是想知道皇祖母的真實病況，是否真如會診的御醫們所說的那樣，

既已醒來便是渡過難關，接下來只需好好將養就能回復康健？」 

他略頓了頓又問：「嫻兒姊姊一直在皇祖母身邊，是皇祖母最喜歡也最信任的人



兒，本宮就想跟妳確認確認，只要確認了也就心安的。」 

帝后離開康閒居後，一票大小貴人也摸摸鼻子跟著離開，偏偏就他這小子躲起來

「嚇人」，但翟沐嫻不覺得惱怒，因為她深知眼前這個少年太子同她一樣，對康

閒居的主人有著最最真實的孺慕之情。 

她曾有一個與她相差八歲的幼弟，若弟弟沒因當年那一場熱疫夭折於四歲那年，

想來應會長成如太子這般開朗率性的小少年，所以對於眼前這位太子殿下，她總

是多了一份縱容和柔軟情懷。 

取出懷中的帕子，她上前替傅元煜擦拭頰面，也不知他適才躲在哪兒，半張粉妝

玉琢的臉蛋都沾塵了。 

翟沐嫻邊擦邊柔聲道：「太后奶奶的病已然好轉，再養個幾天，等她老人家精神

好些了，定會要殿下和皇子公主們過來康閒居陪她說話。」 

傅元煜拉下她的手握著，點點頭笑道：「嗯，本宮最會說話了，到時候一定把皇

祖母逗到捧腹大笑。」 

翟沐嫻本想拍拍他的頭，可一想到他儲君的身分還是忍下來了。 

此際，一名婢子匆匆來報，說是睿王殿下來訪康閒居。 

傅元煜聞言咧嘴朗笑，摩挲鼻頭道：「嘿，看來大夥兒都想探視皇祖母，連在外

頭建府的大皇兄都聽聞祖母醒來的事，消息傳得好快，可惜父皇剛剛下旨，誰都

不准見皇祖母……走啊！嫻兒姊姊，咱們一塊兒擋人去！」 

翟沐嫻隨即被拉著跑。 

一會兒人已來到康閒居的暖閣正堂上，她被傅元煜拉著跨過門檻踏進的同時，那

道背對著他們倆臨窗佇立的身影也朝這邊轉正過來。 

那錦袍男子面容如玉，眉目俊逸，一身氣質溫文爾雅，靜佇在古樸精緻的擺設中

便似一幅難得的畫作，令人挪不開眼般引人入勝…… 

翟沐嫻便是深受吸引的其中一個，只是那已是上輩子的事，這一世，對於這位號

稱帝京第一美男子的睿王爺，她僅想來個眼不見為淨。 

睿王傅允燁，年二十有二，生母為令興帝的後宮中品級僅次於皇后的德貴妃，是

令興帝的庶長子。 

傅允燁除有一張好皮囊外還頗有文采，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在帝京就是個閒散王

爺的姿態，從不參與朝廷盤根錯節的政務抑或明來暗去的政爭，猶如一股再純粹

不過的清流，柔軟淌過每一個與他相往之人的內心。 

但大錯啊大錯！ 

而錯得最最離譜的那人，實是她翟沐嫻無誤。 

她出生於西北邊疆，爹親是駐守天朝邊關的鎮遠大將軍翟闊，娘親孟氏是西北大

屯堡的屯長之女。 

她家阿爹在年少時曾與當時身分僅是十三皇子的令興帝一同並肩作戰過，時值天

朝內憂外患、動盪不安之際，少年皇子投身戎馬並身先士卒，激勵了邊關將士護

國衛民的勇氣和決心。 

所謂亂世出英雄，所謂英雄出少年，當年邊關大小勝仗接連不斷，終於讓年少的



十三皇子奪得帝王的垂青，最終將皇位傳給這位妃子所出的十三皇子而非嫡出皇

子。 

都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她阿爹當然不是雞更非犬，卻因緣際會與少年皇子在邊

關艱難戰局中同甘共苦地闖過來，這一份歃血為盟的情誼使得她爹被令興帝視作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赤誠兄弟。 

十三皇子繼承大統，改元「令興」後，她阿爹仍堅持留在西北戍守邊疆，從未想

過入帝京當官，而令興帝待翟家則恩寵有加，連番拔擢。 

當然，一方面也是因阿爹訓練出來的翟家軍十分爭氣，不管是北邊的蒙剎抑或西

關外的扶黎，像專門給翟家軍送軍功來似的，無論是作為主戰力還是馳援北境和

西關，翟家軍可說所向披靡。 

然而在她十二歲那年，某夜，西北邊塞大營有一批外族死士潛入行刺。 

當夜，數名刺客被翟家軍盡數殲滅，她阿爹卻身中一箭，箭傷雖不深，可壞就壞

在那箭簇上淬有不知名的域外劇毒，阿爹強撐下來，三天後，蒙剎聯合扶黎叩天

朝西北邊關，她家阿爹毒傷未除依舊領兵迎敵，五天五夜的鏖戰最終將敵軍拒於

邊塞城牆外。 

大捷當晚，鎮遠大將軍毒發不治，在主帥大帳中故去。 

可還來不及悲傷，西北邊陲突然爆發一場熱疫，許是戰事太過激烈，敵我雙方皆

死傷慘烈，遍野的屍山血海來不及收拾火化，於是血肉在長時間暴曬下腐爛，散

入風中恣意瀰漫，於是很多人生病了，一傳十、十傳百地擴散開來…… 

於是她那年僅四歲的幼弟染疫夭折，於是她家阿娘…… 

她家阿娘啊…… 

翟沐嫻覺著自己好像有些記不得娘親勻淨美麗的臉龐和那溫柔的眼神了。 

她這些年試著回想，試過一遍又一遍，但腦海中浮現出來的永遠是一張淚流滿面

的悲容，是那樣的悽苦絕望。 

大悲無聲，娘親的悲傷沒有聲音，娘親走的時候也沒有聲音。 

好似悲傷太沉重、太痛苦，實在扛不住了，阿娘把自個兒靜悄悄地沉進湖底去找

阿爹和幼弟，獨留她於人世…… 

十二歲這一年，她翟沐嫻失去所有血親家人，她家阿娘投湖之事傳入朝中，不知

為何卻演變成「殉夫」一說，朝廷不僅追封諡號更立牌坊，她家阿爹亦被追諡為

「大將軍王」，而做為鎮遠大將軍夫婦唯一遺孤的她則被接進宮中，由太后親自

教養。 

她翟沐嫻是幸運的，令興帝對翟家一向情厚，太后又憐她頓失怙恃，這座深宮內

院的兩大支柱成了她的靠山，在內廷過日子，她的吃穿用度和待遇與公主無甚差

別，更無誰會給她臉色看、為難她。 

然，她也是不幸的，曾一心一意想擺脫這「籠中鳥」般的生活，於是傅允燁的主

動靠近和示好便輕易地令她打開了心房。 

本以為得遇良人，本以為他傅允燁即是她命中註定的郎君，上一世為了嫁入睿王

府，她不惜違抗旨意，亦不顧惜嘉陽公主與她多年來親如姊妹的珍貴情誼，她只



在乎自身，只想與有情人相守到老。 

靠著太后奶奶的偏疼，仗著這位老祖宗的勢，她最終得償所願嫁進睿王府，成為

傅允燁的嫡妻正妃。 

原以為離開宮中後從此海闊天空，得與丈夫柔情密意、白首到老，不想竟是惡夢

之始。 

她輕忽了自身對於翟家軍的意義。 

當年她阿爹身邊有七員大將，最年長的比她大上十七歲，最年輕的那一個也還比

她大個十歲左右，每一個皆是她翟沐嫻的義兄。 

成親後她方才意識到，傅允燁在意她的七位義兄比在意她這位王妃還要多很多。 

一開始她傻傻聽了傅允燁的話，幫他這位「牲畜無害」的「閒散王爺」與七位身

居軍中要職的義兄們陸續搭上線。 

她那七位義兄中有的是常駐邊關的大將，有的已入帝京為官為將，人脈之廣難以

想像，而就是她促成傅允燁與義兄們的雙方往來，且令彼此漸漸熟悉。 

真要說，也是她太過沉浸在成親後出宮的日子，彼時誰也管不著她，睿王府中她

是主持中饋的正妃嫡妻，夫婿宛若獨寵她一人，卻是拿她作伐，只為借用她「大

將軍王遺孤」之名統整翟家軍七員大將的勢力，供他一人差使。 

她在雙十年華出嫁，五年後，傅允燁已在暗中控下西北邊關的翟家軍，並攏絡了

常駐於帝京城外東郊大營的兩萬駐軍，那東郊大營的駐軍將領郭韜正是她七位義

兄之一。 

傅允燁打一開始就對她有所圖謀，也看得出「被囚」於宮中生活的她渴望些什麼，

便讓她以為他就是自己想要的。 

可如今回想起來，曾有的慕戀隨著他後來的種種作為被消磨殆盡，她甚至記不得

當初是怎麼心動情悸了…… 

「大皇兄——」傅元煜朗聲一喚，腳下未停，翟沐嫻一下子就被拉去傅允燁面前。 

「太子原來也在這兒。」傅允燁拱手作禮，笑容如沐春風。 

傅元煜咧嘴笑道：「大皇兄是來探視皇祖母的吧？那你定然要失望囉，父皇已親

口說了，這時候誰都別去打擾皇祖母安歇將養，有違旨意的可是會被揍到屁股開

花呢。」 

傅允燁溫聲道：「今日入宮向母妃請安，正好得知皇祖母病情好轉，人已醒過來

了，亦知父皇有所旨意，我自是不敢擾了皇祖母安憩……會過來康閒居這兒，主

要是想探望嫻兒妹妹。」 

他如水澄澈的目光自然而然盪向翟沐嫻，語氣透著憐惜，「皇祖母感染風寒，可

謂病來如山倒，就嫻兒妳守著皇祖母看顧，想來即便交睫睡下也定難安穩，所幸

老天庇佑讓皇祖母醒過來了，仔細將養定會大好，我就是擔心嫻兒妳只顧著皇祖

母卻沒能顧好自個兒，沒好好進食，怕妳胃病舊疾要復發。」 

「咦……耶？」傅元煜雙眼微瞠，一根食指慢騰騰指向翟沐嫻，又慢騰騰指向傅

允燁，就這樣來來回回輪流指著他們倆。 

翟沐嫻趁機掙脫傅元煜的牽握，朝傅允燁微微屈膝作一禮，唇角輕牽，道：「多



謝睿王殿下關懷，能親自看顧太后奶奶是嫻兒的福分，我也能照顧好自個兒的，

一切安然，讓殿下掛心了，當真有愧。」 

若在上一世，她看著這般清俊人兒、聽著這般溫柔話語，女兒家的春心都不知要

如何蕩漾，此際內心雖也悸顫，卻是因胸中冒出的陣陣惡寒。 

「哇啊，原來如此啊！」傅元煜驀地開悟般嚷出聲，頻頻點頭起來，「大皇兄這

是把嫻兒姊姊給惦記上了！」 

傅允燁俊顏陡然泛紅，略帶結巴地道：「太子你、你這話實在……」 

「怎麼了怎麼了？弟弟我說得不對嗎？不對的話，皇兄盡可大聲否認呀。」傅元

煜一臉笑嘻嘻，表情促狹得很。 

這會兒見兄長把頭調開、把目光也挪開，傅元煜還故意跳到對方面前取笑。 

傅允燁拿他很沒轍似的，只得紅著臉再一次轉開，搞得自身像在原地打圈轉。 

身為兄長縱容著弟弟的淘氣捉弄，眼前這一幕看起來歡鬧且溫馨，可又有誰知道，

身為儲君的弟弟最終會遭遇兄長刀刃相向。 

上一世傅允燁暗中累積實力，獲取東郊大營的兵權後，進而控下京畿九門司與巡

防營的兵力。 

那一日恰是中秋佳節，宮中按例舉辦家宴，除皇親國戚外亦有好幾位正三品以上

的臣子領聖恩進宮與會。 

那夜，那一輪皎潔圓月見證了皇城中的殘暴酷行。 

傅允燁領兵殺進宮中，皇城三千禁衛軍不敵他有備而來的五千兵力，屍首斷肢與

鮮血從外圍城門處一路迤邐到重元大殿上，皇親國戚包括太后和幾個稚齡的皇子

公主，以及一幫朝中大臣皆被拘在大殿內，敢出聲撻伐者皆被傅允燁當眾斬於殿

上。 

逼宮。 

傅允燁不僅僅想當太子，他是要逼迫令興帝即刻退位，他來當這個天子！ 

她是傅允燁的王妃，理應是他最親近之人，但她卻是直到中秋家宴的這一夜才得

知他最終意圖。 

她目睹一切發生，看著唾罵他的老臣一個個死於他的刀下，看著帝后遭受羞辱，

看著太后奶奶氣急攻心暈厥倒下，看著他在與令興帝僵持不下之際，手中長刀一

把揮向東宮太子。 

她無能為力，唯一能做的、憑本能去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肉身為盾，在千鈞一髮

之際撲到傅元煜身上，長刀自她左邊頸側斜劃而下，幾乎把她整個人斜切成兩半。 

在氣絕之前，她聽到許多聲驚喚，驚叫聲如浪潮洶湧，急切地灌入雙耳，不只來

自那一幫皇親國戚，似乎還有追隨傅允燁的那些人馬。 

她當下不由得想，那些人許是因為出身翟家軍，也或許是因為她翟沐嫻是睿王妃，

正因為這一層關係，他們才會追隨傅允燁並聽其號令，而今她命喪傅允燁刀下，

那這些出身翟家軍的人馬是否就會收回對他傅允燁的效忠？ 

倘若能如她所想的那樣將頹勢扭轉，那她這一條命便也不算枉死。 

只可惜她看不到這場逼宮的後續發展，她徹底死了，感覺不到疼痛，也不記得魂



魄曾經飄挪。 

當她再次掀開雙睫，發現自己醒在康閒居的斐玉齋裡，那是她在宮中的個人小院，

初夏午後有風徐徐，她背靠迎枕斜臥在臨窗的美人榻上不知不覺入了眠，醒來後

宛若夢過一生。 

她重生在出嫁半年前，在她即將踏上傅允燁為她鋪設的情路之前，在她尚未迷失

本心之前。 

儘管到目前為止她對於「重生」一事心裡仍沒個底，不知道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但既然能重新來過，豈有不好好活下去之理？ 

「太子殿下，福喜公公就候在外邊，應是來請殿下回去上蔣太傅的課，您不好再

耽擱了。」翟沐嫻淡然出聲提醒。 

福喜是個十五歲的小內侍，貼身服侍傅元煜已有七、八個年頭，傅元煜適才擺脫

了他躲在康閒居中，福喜應是往康閒居外瘋找了一通遍尋不到，最後繞一大圈才

發現主子就在原處。 

可憐的福喜氣喘吁吁的，一副想衝進暖閣把主子揪走又不敢造次的模樣。 

此刻聽到翟沐嫻說話了，福喜連忙跳進來朝三位貴人一揖到底，急聲道：「翟小

姐所言甚是，太子殿下該趕去聽課了，蔣太傅他、他老人家都發話了，說殿下往

後再敢遲到，戒尺伺候。那把戒尺可是我天朝聖祖皈依佛門後所用之物，後來賞

給了蔣家祖宗，蔣太傅說那把戒尺連陛下都打得，哪裡教訓不了東宮儲君……」

說得都快哭了。 

傅元煜一想到要上課，俊俏小臉都皺成小籠包樣兒，但又想著—— 

唔……年過古稀的蔣太傅素來說到做到，老人家罰起他這位太子格外地心黑手狠，

偏偏父皇母后都還默許……嗚嗚，他這個東宮太子好可憐啊！ 

似乎看穿傅元煜在糾結什麼，翟沐嫻輕柔一笑，意有所指地道：「小女子就想太

子殿下讀好書，胸中自有見地，將來當個聖明的好皇上，那麼小女子也就能過上

一世太平的好日子，小女子先多謝殿下的用功。」跟著屈膝作禮，「恭送太子殿

下回書房用功。」 

傅元煜低唔了聲，摩挲著鼻頭，這下子再不樂意也得去讀書了。 

「好啦好啦，會好好用功，本宮這麼聰明，不用心便罷，一起心動念肯定是天天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嫻兒姊姊放心，一定讓妳過一輩子太平日子，再不會有戰爭

奪走妳在意的人的性命。」 

太子莫不是以為，自己要他好好聽課進學，將來當個好皇帝，是怕他治理不好天

朝，怕強敵伺機而動，屆時又要犧牲無數邊關將士，造成無數孤兒……一如她當

年的處境那般？ 

唔，東宮太子會這麼想也好，那就讓他以為如此吧，儘管她的本意其實是要說給

一旁的傅允燁聽的。 

送走傅元煜後，傅允燁顯然沒打算跟著離開，他不走，那換她走總成吧。 

「睿王殿下請自便，太后奶奶的藥還在灶上熬著，需得人仔細看顧……」 

「嫻兒……」傅允燁卻忽然低柔一喚截斷她的話語，望向她的眼神似有深切感情。 



說老實話，傅允燁內心有滿滿的疑惑，原以為翟沐嫻之於他已是甕中捉鱉，可似

乎在某一日的某個點上出了某個他全然未覺的差池，於是架構好的套路無人跳進

來共演，設好的局勢出現崩解之象。 

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 

為何那個會偷覷他，被他瞧上一眼就要臉紅許久的翟沐嫻會變成眼前這尊猶如木

頭雕像，即便在笑都能顯出疏離感的女子？ 

剛剛太子故意鬧他，直追問他是否惦記上她時，他任由太子來鬧，卻發現她的表

情沒半分變化，淺淺淡淡地旁觀著他們兄弟倆的一齣無聊鬧劇，彷彿一切都與她

無半點干係。 

不成！他傅允燁若想成大事，就必須得到她翟沐嫻。 

「嫻兒啊……」他嗓聲更為幽柔低盪，玉面浸淫在透過窗櫺灑進的晨光中，好似

觀音垂目。 

他向來善用自身優點，這一張盛世美顏、這一身瀟灑俊逸的皮囊，此時不用更待

何時？豈料眼前的宮裝女子連根眉毛都沒挑，唇角維持著輕淺翹弧，眉眸彎彎，

彎到令人瞧不見眸心底蘊。 

接起適才被他打斷的話，她徐聲笑道：「所以小女子得去顧著灶上的藥，儘管有

老嬤嬤和宮婢們緊盯著，可小女子還是放不下心，那……睿王殿下您就自便吧，

只要遵旨別攪擾了太后奶奶將養，想留想走皆隨殿下之意，小女子告退。」 

道完禮，她從容退開，把偌大的康閒居暖閣留給傅允燁獨享。 

他表情如何，又是作何感想，她真真不在意了。 

夢過上一世，重生的她誰都渡化不了，但她知道自己是導致一切悲劇的鑰匙，只

要守住自己、守住本心、守住名曰「翟沐嫻」的這一把鑰匙，就絕不會重蹈覆轍。 

她確信，這一世定能保住眾人，安然度過。 

 


